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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文学接受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老舍小说题材的选择深受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

的影响。狄更斯和老舍分别把创作定格在自己所熟悉的城市 � � � 伦敦和北京, 并把下层市民作为自己的创作

对象, 反映现实黑暗,揭露社会问题, 并加以批判、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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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文艺创作的美学原理,审美是文学艺术创

作活动得以发生和进行的前提之一。
[ 1] ( P36)

因此,人

们就有�凡作家或诗人都是前人或他人作品的接受

者� [ 2] ( P85)的说法。这也意味着文学接受是影响文

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今中外的作家大

多有从前人作品中获得启示的经验。例如,对于世

界级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在这方面的经验,苏联心理

学家尼季伏洛娃曾作过如此描述: �阅读别人的文

艺作品,在托尔斯泰的构思形成中起着重要而特殊

的作用。这是他考虑和确立作品的具体形式的直

接推动力和基础。� [ 3] ( P164) 茅盾在�谈我的研究�中

谈到自己写小说: �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
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 [ 4] (P26)叶圣陶对所

受的外国影响讲得非常具体: �如果不读英文,不接

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 我决不会写什么小

说。�[ 5] ( P194)曾经有人断言, �凡是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

外国进步文学影响的� [ 6] ( P217)。对于中国新文学大

师老舍来说, 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老舍对于跨文化

文学接受在激发自己的创作冲动方面所起的决定

性作用也总是念念不忘, 多次提及。在�我怎样写

�老张的哲学��中老舍曾说道: �二十七岁出国。为

学英文,所以念小说, 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

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 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 也

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 此处所谓

�想家� 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

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

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

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

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

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

画下来呢? 我想拿笔了。�[ 7] ( P522) 老舍从出生到二

十七岁出国,除了 1922年 9月到 1923年 2月到天

津任教外,几乎都是呆在北京。所以所谓的想家就

是想北京的一切,记忆中的图画也就是关于北京的

图画了。为学英文而念的小说虽然很多,但真正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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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老舍拿笔冲动的莫过于狄更斯了。眼睛看到的

是狄更斯描写的伦敦, 脑子里浮现的是北京的画

面。这样就调动起了他最为熟悉的经验记忆、知识

记忆和情感记忆。这些被激活的因素, 为他的释放

创作潜能,充分发挥文学才华创造了条件。老舍和

狄更斯在艰难困苦的都市生活中, 接触的大多是都

市中的阴暗面, 看到的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关于政

治、法律、教育、婚姻、债务等方面的问题。老舍很

快被狄更斯所吸引, 反映现实黑暗,揭露社会问题,

并加以批判、抨击,便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狄更斯被认为是典型的伦敦佬,他与伦敦融为

一体。狄更斯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对伦敦的观察

上,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中行走成为他体验城市,洞

察人性的方式。他的足迹遍布伦敦的大街小巷,繁

华的商业金融中心、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偏僻荒凉的

郊外、混乱不堪的城乡结合部、积满淤泥的河滨、机

关办公楼、律师事务所、监狱、地窖、坟场墓地��,

无处不留下狄更斯的足迹,无处不激起狄更斯的想

象。�他常常接连几个小时伫立在街头, 或者探头

窥视阴沉沉的庭院, 或者凝神注视阴暗发臭的小巷

里的居民。� [ 8] ( P6) 狄更斯洞悉这个城市的底细, 他

为自己熟知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阁楼地窖、货栈

码头而深感自豪。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 �我是多

么惦记街道啊, 街道仿佛给予我大脑工作时不能缺

少的某种东西。在偏僻的地方,我可以好好地写作

一两个星期,之后,在伦敦呆上一天,我就可以再次

上阵,重新迅速地拿起笔来。但是如果没有这盏魔

灯, 日复一日地劳累和写作, 那是非常可怕

的。�[ 8] ( P212)

19世纪的伦敦是庞大但仍然扩张着的城市,

与其说吸引着狄更斯的是那些象征繁荣和秩序的

方面,倒不如说是那些伴随着城市的急遽变化而带

来的使人神经错乱的生活和令人目眩的疯狂的伦

敦景象。狄更斯对这一切充满了矛盾, 他在作品中

抨击这种混乱, 但在内心却离不开它们。正如弗兰

茨�梅林所说: �当他远离伦敦外出度假或旅行时,

常常因听不到街上的噪音而抱怨�, �这种噪音对他
的创作是必不可少的�。[ 9] ( P94) 大都市的狂乱风景强

烈地刺激着狄更斯, 冲击着他的感受力。玛格丽特

�德拉布尔说,狄更斯�身上有某种东西使他喜欢无
序胜过有序。混乱本身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

力。�[ 9] ( P93)菲力普�柯林斯指出: �狄更斯最早的伦

敦体验来自童年时贫民区的经历, 特别是他 10岁

时在伦敦的那个著名的�七街口� 所看到的这座大

都市的狂野景象。伦敦的这种狂野景象 � � � 罪恶、
贫穷、乞丐、混乱会激起他的一种快感, 对于他来

说, 没有比这更有意味。狄更斯的想象、语言、技巧

都是由这些令人憎恶的、反感的、滑稽的、怪异的事

物所激起的, 它们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的审美倾

向, 而正义、仁慈、善良则是他给这个纷乱阴暗的城

市投入的一线阳光。� [ 10] ( P10) 狄更斯在早期的随笔

�七街口�中描写了伦敦无与伦比的纷乱:不规则的

广场辐射出七条街道混乱而无序, 粗俗肮脏、成群

结队在酒店里喝酒的醉鬼, 站在路中间吵架的妇

女, 衣不蔽体的乞丐等等。伦敦生活的繁忙、混乱、

粗俗、无所事事以及大都市特有的大杂烩特色形成

的奇特风光,对于狄更斯来说既可怕又眩目, 既令

他恐怖又令他亢奋, 最能激起创作的灵感和冲动。

正如作者所说: �七街口,多少人在这里迸发出生平

第一次赋诗作曲的热情,多少人临终时还将它挂在

嘴边��� [ 11] ( P66)

就像伦敦对于狄更斯一样,北京对于老舍也是

一个梦想。老舍与北京是一个人与一座城、一种文

化的关系。北京是老舍的写作源泉。据舒乙统计,

老舍作品中提及的 240多个北京的山名、水名、胡

同名、店铺名, 有 95%以上的是真实的。老舍作品

中这些真实的地名是他生活最真切的记忆, 它�为

老舍的作品增添了强烈的真实感、立体感和亲切

感。� [ 12] ( P152)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生 67年中

有 42年在北京度过, 最后在北京去世。北京在老

舍心中不仅是生活的永恒的记忆,而且是他生命中

永远的梦想和追求。对老舍来说,北京不仅是真实

描写的现实生活,而且寄予了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

遐想。老舍笔下的北京人和北京城,看起来是那么

真切、那么实在,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浓烈的主观

情感,充溢着深厚的理想。老舍是最善客观写实的

�写家�, 同时又是最富于情感和理想的抒情家。北
京在老舍笔下超越了社会地域与风俗人情的记忆

层面,而成为一种永恒的梦想, 升华为一种崇高的

境界。

在老舍笔下,北京是具体的, 更是完整的,是现

实的,更是理想的。老舍多次充满深情地说道: �我

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

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都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

就完整地像一张颜色鲜明的图画, 浮立在我的心

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 我每一探手,

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 7] ( P573- 574)
北京完全融

入到老舍的血液之中。老舍在�想北平�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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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爱北平, 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来。我

爱我的母亲。怎样爱? 我说不出。��我所爱的北平

不是枝枝叶叶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

相粘合的一段历史, 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

雨后的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

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

一个思念中有个北平, 这只有说不出而已。�北平

�它是在我的血里, 我的性格和脾气里有许多地方

是古城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和天津, 因为我心中

有个北平。� [ 13] ( P8)

狄更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小职员家庭。在他

12岁的时候,父亲不幸负债入狱, 生活陷入贫困无

着之中。于是幼小的狄更斯被迫去一家皮鞋油作

坊当学徒。在几年悲惨的学徒生活中, 他饱尝了挨

饿,受冻, 殴打等种种痛苦和屈辱。也正是在这里,

狄更斯接触和了解了社会底层最穷苦的人们,对他

们的贫困生活和身心所遭受的凌辱有了切身的感

受,从而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同情,而对富人、对统

治阶级则开始怀有强烈的愤慨。同时也逐渐认识

到当时为穷孩子创办的学校和孤儿院之类的资本

主义社会所谓慈善事业的虚伪本质。不久由于家

庭生活的转机, 他相继在律师事务所和报社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 狄更斯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串来串

去,从而洞悉了这个他即将描写的世界, 为日后的

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狄更斯运用丰富的生活

积淀, 以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为中心构思情节, 塑造

描写典型人物典型环境,透过情节揭示社会问题,

从而突出主题, 引起读者的关注、同情乃至愤慨和

憎恨。其小说取材广泛, 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描写的就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普通的商人、市

民、手工艺者、律师、地主、仆人等。在他的创作中,

广泛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及其精神面

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并以一种他

特有的社会关怀和正义情感, 展开了对当时盛行的

功利主义哲学和�现金交易关系�的道德批判。或

许可以这样说, 正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有

机融合,使狄更斯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独特

而崇高的地位。

社会经历同样是影响老舍审美心态的基本原

因。他熟悉北平风土人情和中下层市民乃至三教

九流的心理状态。老舍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也总

是喜欢同时提及时代、家庭和自己的生活阅历。老

舍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满族护军之家,家境贫寒。因

为贫穷,所以入世早,对事看得真切。家庭出身及

生活阅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取向,包括一开始

就倾心幽默的选择。老舍�认识到了自己擅长幽默

的秉赋, 并将艺术视角的选择确定在自己最熟悉

的北京, � [14] ( 337- 338)
把北京的下层市民如人力车夫、

商人、孤儿、职员、平民等作为自己的写作重点。

老舍喜欢写和善于描写低层市民的性格和命

运。老舍把自己的注意力牢牢地盯在那些普普通

通的市民的生活上, 从容不迫、有滋有味地描绘城

市低层市民的悲欢离合。他描写的是城市市民在

特定社会中那种悲苦无告的生活遭遇及命运、他们

的优点及自鸣得意的优越、他们的愚昧及闭塞等。

像�二马�里的老马, 在伦敦街上行走,极讲究中国

的礼节,见人就低头哈腰, 甚至一群英国小孩跟在

他后面骂他� 老黄脸�、� 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

衷, 毫无羞辱感。他讲�面子�,却丢尽了人格国格,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老舍将东方文化中的市

民形象移到西方文化环境里显现出的荒唐、愚蠢和

可笑。�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姑母、赵姑夫, �牛天赐

传�里的牛老者、牛太太, �离婚�中的张大哥、老李
等。他们都是长期生活在北平这块古文化地域上

的市民,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

理, 形成了循规守矩、柔弱、忍让的文化心理特点。

老舍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 正如他在�我怎样

写�二马��中所说: �幽默宽恕了他们,正如宽恕了

马家父子, 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 万

幸! � [ 7] ( P533) 老舍笔下另有一部分市民, 他们的思想

逐渐�洋化�, 但他们并没有接受西方文化里进步的

东西,而是专门去做形式上的模仿派或恶劣性上的

吸取。这派人物的�洋化�, 首先表现在婚姻观念、
行为方式上特意模仿西方。像�赵子曰�中的欧阳

天风,他摧残了纯真姑娘王灵石的爱情, 在她离开

他以后仍纠缠不休;他污蔑王灵石与张教授有不正

当的关系, 企图使姑娘蒙受耻辱,而张教授以前在

物质上还帮助过他。欧阳天风这种市民,实际上灵

魂已被扭曲, 丧尽天良, 禽兽不如。其次,表现为处

处奉行�钱本位�的人生哲学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处

世态度。欧阳天风认为: �金钱是恋爱场中的柱顶
石,没钱而想讲爱情, 和没有眼睛想看花儿一样无

望�。为了金钱, 他们不惜牺牲朋友, 可以六亲不

认, 这充分暴露了他们不知廉耻、道德沦丧的本质。

虽然这种行为与半殖民地化的社会极端合拍,但也

充分反映出人性被泯灭的一面。最后表现在对西

方�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盲目推崇。�月牙儿�

中的女主人公,她不愿意走妈妈的老路,她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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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自力更生�, 结果却为生活所迫, 不得不走

妈妈出卖肉体的老路, 残酷的现实扼杀了幼稚的

�新思潮�,女儿最终向母亲�最大的理想�靠拢了。

对于这些, 老舍持鲜明的反思、批判的态度。这并

不意味着他对西方文化有什么偏见, 事实上, 这是

老舍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状和在这种环

境下市民的文化心理作出的评判。

像民族文化、家族伦理、国民性这些深奥的东

西,在老舍的小说中永远是小人物的理想, 显得是那

样的朴素、自然、实在、平易近人。同时, �社会理想�

也包含了老舍的美学风格,老舍有着社会的正义感,

有着幽默的语言, 在他的嘲讽中, 我们常常含着热

泪。但同时我们不难看出老舍对中华民族某些负面

性格的无限忧虑,对民族振奋的热切期盼。

在老舍对北京市民的刻画与描写中,一方面显

示出了他的小说深受西方文学观念和小说技法、文

体等多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又以世界意识为立

足点, 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独

有见地的反思。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在跨文化接受

基础上独辟蹊径的文学实验, 具有超民族超国家的

文化意蕴。老舍小说创作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与英

国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老舍不

少创作自述显示出在他创作初期, 对秉性、家境、社

会阶层都与自己较为接近的狄更斯情有独钟,狄更

斯深刻、犀利的社会批判、�行善和爱�的人道主义、

超群绝伦妙趣横生的幽默手法最先在老舍心中撞

出文学创作的火花。这种跨文化文学接受反映了

老舍以开放性认知风格,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

同社会化所形成的各种陈规和偏见搏斗,大胆突破

传统中的种种规范, 广取新的经验与信息, 树立新

的文学观念, 不断摸索新的形式、风格、主题和技

巧,将自己所亲身感受到的生活,以富于艺术感染

力的形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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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ens� London and Lao She� s Beijing
� � � On the Influence of Mult-i 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on Lao She� s Choice of Theme

TIAN Jian-ping

(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Jishou University ,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recep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iterary composing. Foreign literary has a

great impact on Lao She� s writing and that� s mult-i 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Charles Dickens � the great realist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Lao She� s choice of theme.Lao She also chose common residents of Beijing as his main objects of

writing just like Dickens� writing about the ordinary people in London. Both of the two reflected the corrupt ion of real-i

ty, exposed social problems and then crit icized those phenomenon.

Key words: mult-i 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literary influence; choice of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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